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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晚上10点，93岁的杭州老人傅
竹庭没有丝毫睡意，相反，他很兴奋。捧着
胸前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左看右看，
满面红光、眉开眼笑的他，和家人们畅谈起
这枚纪念章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入党65年了，能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交汇点上拿到这枚纪念章，特别能感受
到党对我们的关怀。10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
了一个伟大的奇迹，真的很不容易……”

一堂“党课”俨然已经开始。而这一幕
在家人眼中早已再熟悉不过。退休后的傅竹
庭，自觉担任了党的模范宣传员，在各种场
合、各个时间，都有他的精彩开讲。

社区讲“党课”

“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美国发展也不
错，那么，到底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
义好啊？”一位老太太提问。

“这个问题可太大了，我可以讲很多。但
时间有限，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你一定能从
现实中找到答案。”随即，傅竹庭发出几个反
问：“过去，老人有没有退休金啊？”

她摇头。
“有没有医保啊？”
“也没有！”
“你的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过去肯定是租的呀，现在当然是自家的

房子了！”
“你看看，从自身生活的对比就能看出

来，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你住的房子还是
楼房，非常现代化，25层上下有电梯，生活
多方便呀！我们现在是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乐。”

老太太一听也乐了。社会主义好，这是
不言而喻的。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咱们国家3个
月左右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国外有的国家怎
样？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家还提出，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入院治疗都免费。你看看，这
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
国际友人都给我们点赞，多么了不起。再看看
咱们的全国脱贫攻坚成果，5575万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你说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好
啊，是不是党的领导好啊！”

老太太笑着连连点头，显然心悦诚服。
这番对话，就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午后。

当时，傅竹庭到大儿子家中度假，和新认识
的社区老人们聊天，不知不觉就在那期间收
获了一批听众。

有段时间，傅竹庭住院，甚至将党课开
到了病房里。因为病友流动性大，换了一拨
又一拨，他的党课就上了一轮又一轮。

儿媳提起这事，老人家有些不好意思地
嘿嘿一乐：“我们只是互相交流交流！”

家中研讨会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
好。”家，更是傅竹庭开课的重要讲堂。

“总书记特别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有过很多论述。我们家里就为此进行过小型研
讨，一起聊聊要建立怎样的家风，大人小孩都
要发言。我当时说了句俗语，叫‘大事不糊涂，
小事不计较’，保持住这样的想法，很多问题都
能迎刃而解。”

像这样的内部分享交流会，傅家经常在办。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小家也要学习。而
且，很多事要从我做起，我要时时反省、保持警惕，
经常进行对照，要去努力做好典范。”傅竹庭说。

用笔书写正能量

“现在社会发展太快了，很
多东西老人都跟不上了，要怎
么缩小差距呢，就要读书、学
习，不断‘补钙’！我93岁了，常
常感觉时间不够用！”傅竹庭
笑着说。

他每天的“补钙”日
程可谓排得满满当当。

早上7点起先写
1小时书法，在墨香
中开启一天，已是
他雷打不动、坚持
了数十年的习惯；
出门锻炼回来后，
要读报，时报、商
报、快报、老年报、
《新华文摘》《报刊
文摘》等，五六份报
纸看下来已临近中
午；午休后，他又开
始伏案写作，写诗
文、写评论、写小文
章。不知不觉到了晚
上，还要看新闻联播继续“补钙”。

正因如此，耄耋之年的他，思维和见识依
然是与时俱进。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弄懂“三个问题”、答
好“三张答卷”，都是哪三个？傅竹庭可以脱口
而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怎样做到，他
同样可以讲出自己的分析来；《居安思危论粮
食》，他结合自身专业撰写评论；去年，有同事
到美国硅谷进行科技交流，他还为此赋诗一
首……

“我这一生有三友，以书法为友，以诗
词为友，以饮茶为友。但我更想通过不断

‘补钙’，能尽己所能，为党宣传正能
量！虽然老了老了，还是希望要有所
为，说不定还真能有所为！这就是我努
力的方向！”傅竹庭说。

93岁老党员傅竹庭：

希望我老后还有所为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书法、绘画、篆刻、颖拓，看着眼前这些艺
术门类的作品，你或许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理
工男”的家。

家的主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87
岁的李汝辉，完全不像耄耋老人，相反，他腰板
挺直、精神矍铄，常常开怀大笑，周身是浓浓的
文艺范儿。

近段时间来，他时常伏案挥毫，作品总在
围着一个主题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他写得专注、用情，一字一句都像在
书写心声。

没想到，不久后，他的心声就得到回应：6
月28日，他迎来一份特别的礼物——“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这位有着61年党龄的老党
员，胸前佩戴纪念章，手捧证书和鲜花，在镜头
前笑得像个孩子！

“我是个农村娃，在党的关怀下长大！”忆
起旧时经历，李汝辉总是感慨，他生在旧中国，
爸妈是贫农，哥哥从小就做了童工。新中国成
立后，是党的好政策让他走出了农村，有学上，
有书读，还有助学金可以拿。

“当时我被优先录取进了高中，每月可以
拿7元5角的助学金，够吃够用，生活得很好。
后来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
身），又拿到了全额助学金，第一年是每月10元
5角，第二年涨到12元5角。毕业后，我竟然还
留校当了老师，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1993
年，李汝辉退休后，因工作优秀，又被返聘回飞
行学院任教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上千名飞行
员，他们中有很多已是国家栋梁。

“我一个 农村孩子，在那样贫寒
的家境中有了学
上，受到了好的
教育，上了梦寐
以求的大学，实

现了人生的理想！我从没想过，党可以一路培养
我走到今天！”少时的辛酸、成长的不易、幸福的当
下，一件件往事砸在心上，让老人家情难自已，潸
然泪下。

“党的光辉照我心啊！党的光辉照我心啊！”
他哽咽出声，口中一遍遍地念着这句话。

《党的光辉照我心》《永远跟党走》，也是他最
常书写的作品。寄情于书画，亦成为他退休业余
生活中的精神调剂。

“年纪大了，上台讲课的精力不够了，可我还
想尽己所能，来宣传党的恩情，宣传党的教育和
伟大。”李汝辉抱怀着这样的初衷，把儿时的喜好
捡起来，开始用笔写写画画。

他认真、好学，请了北京市的书法家当老师，
还到京华印社这个篆刻艺术社团学习篆刻。

“我最喜欢的书法风格是魏碑，最喜欢写的
内容是诗词和金句。”渐渐地，李汝辉的作品开始
在学校的老干部处、北京京华印社等进行展览，
他自己也发现，学习写字不是简单写字，而是培
养品德很重要的手段。

“临帖过程很快乐，既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也
会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感染，学习古人的品德、教
育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每当我书写一段诗
词时，都会琢磨诗词的用意，而不是简单地照本
宣科、练字而已。中国的古老艺术非常深奥，要研
究它，不花力气是干不成的。而这些艺术形式，也
使我的业余生活非常有意义，使我的精神世界非
常健康。”

在艺术生涯的涉猎中，李汝辉还打开了一个
新世界——颖拓。这是一项被郭沫若称为“笔画
千金价”的绘画技艺：将拓的原物放在一边，看着
原物拿笔蘸墨在纸上画、抹、点、拓。作品与原物在
似与不似之间，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它花时间花得多，出成果出得少。”李汝辉
说，可他却为此深深着迷，可以一坐就是半天，沉
下心来研究和呈现这份艺术的美感。

在李汝辉家中客厅的显要位置，就有这样一
幅极具纪念意义的颖拓作品——他和妻子的结
婚照，夫妻俩甜蜜地笑着，眼神里饱含对幸福
生活的期盼。

“这是我给我们结婚55周年的礼物！”李汝
辉有些腼腆地笑着说，为了纪念那一年，他还
专门出了一本书画集，收录了部分书法作品，
珍藏着退休生活中的宝贵回忆！“总体来说，我
的书画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水平，但我肯定是个
规规矩矩、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的老百姓。通
过这本画册，别人能够感受到我的努力，也能
看到我对老一辈艺术家的尊敬和爱戴。”

这一生，李汝辉在用心书写着两封情书，
一封的主题是党，满怀感恩和敬仰；一封主题
是家，写给一生相携的爱人！

87岁老党员李汝辉：

用一生写下两封情书
本报记者 徐金玉

今年80岁的杨贤芳说起话来底气十足，
谈笑风生的样子一点不输年轻人。

“您的性格真好，笑声特别有感染力。”记
者感动于这位老党员身上的活力，由衷地赞
美又让杨贤芳的笑声格外清脆。她告诉记者：

“我喜欢唱歌，歌声带给我快乐，也让我的生
活充满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得知
自己被授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时，杨贤
芳特别激动。“当时在中学时我就提交了入党
申请书，但那时还未满18岁，所以中学老师
就把我的入党申请书送到准备录取的新学
校。”说起自己56年的党龄，杨贤芳还有些小
遗憾，“随后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入党的事也
就此耽搁了下来。直到参加工作后，我才加入
了景仰已久的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由于外出离京，没赶上全国政
协机关统一颁发纪念章的活动，
但杨贤芳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这
枚纪念章。“前两天机关老干部
局的领导特意带着纪念章来探
望我，看着这枚纪念章，我感慨
万千，当即挂在脖子上，庄严地
拍了一张照片。”杨贤芳说。

“说起唱歌，确实有几
十年了。”杨贤芳告诉
记者，她唱的歌很
多，随着时代的变
化，每个时期的代
表歌曲也不一样，
“上小学时唱《刘
胡兰》，后来唱《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学习雷锋好
榜样》《二小放牛

郎》，看了小说《红
岩》和电影《江姐》又
唱起了《红梅赞》，一
部电影《闪闪的红星》
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
人心，我们又唱响了

《红星照我去战斗》。”

杨贤芳说，上小学时她家有个亲戚在学校
教音乐，所以家里有歌本，又学了简谱，就自学
自唱了不少歌曲。小学多个班级上大课时，老师
就让她教大家唱《二小放牛郎》。“我有一年从北
京回老家碰到几个小学同学，一见面他们就说，
我给他们教《二小放牛郎》的样子，他们永远不
会忘记。”杨贤芳说。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3岁时父亲
去世，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三人在农村大家族的
生活中尝尽了酸甜苦辣，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领
导下中国的日新月异，真是既感慨又感动。所
以，我经常唱、也最喜欢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因为我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激不
尽之情。”

1960年大庆会战时，杨贤芳到了大庆油田
工作。“我以前无论坐公交车还是火车，都晕车。
在大庆油田经常出去开会，路途遥远，只能坐车
前往。我和同事们就坐在解放牌大卡车的最前
排，一路迎着风唱着歌，不管尘土飞扬，一直唱
到开会处。就这样晕车的毛病也在不知不觉中
治好了。”

1978年调到北京后，杨贤芳辗转待过多家
单位，但歌唱始终没有离开她的生活。2002年
从全国政协机关退休后，也成为全国政协机关
老干部合唱团成员。“合唱团每周活动一次，一
次唱上2～3个小时，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愉悦。
不仅有老师教发声的原理，如何运用丹田气，还
学了不少新时代的歌曲。”

退休后，在家帮着带孙辈的杨贤芳，音乐课
是她的必教科目。“我不仅教孩子们唱《刘胡兰》
《二小放牛郎》《江姐》，还给他们讲这些歌曲背
后的故事，讲那些年纪轻轻，却为了信仰、不畏
牺牲的英雄事迹。说到悲痛处，我和孩子们都流
着泪……”

6月中旬，杨贤芳跟孩子们到海南旅游。
“她们一路租车自驾，我就一路歌声嘹亮。”杨贤
芳分享了女儿为她拍摄并发到家庭群组的小视
频，上面写着：“80岁的老党员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一路高歌。”

杨贤芳说，只要还能唱，她就要一直唱下
去，因为歌声中不仅有特定时代的历史记忆，更
有新时代的朝气蓬勃。

80岁老党员杨贤芳：

我的生活歌声嘹亮
本报记者 刘圆圆

上午9:30，85岁的林桂枝蹑手蹑脚地收
拾完屋子，拉上手拉车出门乘坐公交车，手拉
车上装着她的游泳装备。每天这个时间段去
游泳，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日常，寒来暑往，很
少间断。

林桂枝出门时，老伴查喜才还没有起床。他
有晚睡的习惯，前一晚，他因为制作我国航天员
探索太空历程的科普视频，忙到凌晨两点多，直
到将视频发布到互联网上，才安心睡下。

耄耋之年的查喜才、林桂枝夫妇每天的
生活忙碌而充实。不久前，夫妻俩双双获颁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当他们佩戴着纪念
章留下合影的那一刻，过往的岁月一幕幕闪
现眼前，让他们的内心无比激动。

上世纪50年代，正在沈阳航空工业学校
就读的查喜才、林桂枝先后入党。“1954年，
我刚满18岁就入党了。那时，我刻苦学习，一
心想着为武装国家的航空事业作贡献。”林桂
枝笑着说，“我和老查是同学，我还是他的入
党介绍人呢。”

志同道合，不忘初心。毕业后，查喜才、林
桂枝双双入职国家航空航天系统，并因共同
的价值观而最终组成家庭，一起将青春的汗
水挥洒在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上。退休后，他
们仍不忘初心，继续发挥余热。20多年来，他
们耕耘在各自喜爱的领域，书写着新的传奇。

86岁的查喜才是一名网络达人，网名
“航天老兵”。退休后，他自学了电脑应用，在
网上传播有关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
和资讯。随着网络的发展，他又自学了摄影、
摄像和视频制作，丰富传播手段，让更多人了
解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历史和发展。

“每次在网上看到有关我国航空航天事
业方面有价值的新闻、图片或者视频，我都会
保存下来，有时会放到我的微博上，有时会作
为资料，编辑到相关主题中。”查喜才说，从收
集素材，排版、配乐到字幕，然后发送到网络
平台审查，到最后上网，一个视频的面世常常
需要花费他六七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他乐

在其中。“我觉得这件事情很
有意义。”查喜才的坚持获
得了网友的支持，在博
客、微博以及视频网站
上，“航天老兵”拥有不少
粉丝。

林桂枝则是一名
运动达人。在她家的
一面墙壁上，整齐
地挂着她参加国
际、亚洲以及我国
老将体育赛事获
得的65枚奖牌。其
中 ，金 牌 就 有 36
块。五年前，她 80
岁时，在亚洲老将
田径锦标赛400米
项目中，还打破了亚
洲纪录。

一年四季，每天
上午，林桂枝都坚持
游泳。每天游完泳，她
习惯在日历当天的时
间上划勾做记号。打
开一本本日历，密密
麻麻都是对勾。下午，
她一边看新闻，一边编
织手包、手机包。从2010
年开始，她共编织了手包
300多个，手机包5900多个，都送给了干休所、
社区等党支部党员、跑友、泳友等。

每次林桂枝所在冬泳队、长跑俱乐部有
活动，总能看到查喜才的身影。满头花白头发
的他，扛着摄像机，默默地记录。两人携手
并肩，就像当年一起上学、一起为国家的航
空航天事业奋斗一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退休
了，我们就想为国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情。”查喜才、林桂枝夫妇说。

查喜才、林桂枝伉俪：

耄耋夫妻书传奇
纪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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